
刘海粟诞辰130周年，女儿刘蟾深情回忆：

父亲为艺术而生，为国家而活
【文/青年报记者 郦亮 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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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心中要装着国家

生活周刊：今年是您的父亲刘海粟先生诞辰 130

周年。刘海粟美术馆还专门举办了系列纪念展。作为

海老子女中唯一继承其艺术事业的孩子，您现在回过

头来看，父亲给您的最深刻的教诲和印象是什么？

刘蟾：这样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父亲常对我说，他

是为艺术而生的。

父亲说当年创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耗费了大量

心血，为了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想邀请西方艺术名家

前来授课，可这些大师的真迹，他自己都还未曾亲眼见

过。于是，他希望蔡元培先生能帮他到欧洲考察学

习。当时赴欧洲的费用十分高昂，所以他只能求助蔡

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非常支持他的想法，为他申请

到了公费赴欧洲考察美术的机会。临行饯别时，他对

蔡元培先生满怀感激，说：“没有蔡先生的扶持，就没有

今天的刘海粟，我一定会好好求学。”蔡元培先生当时

笑着说：“孩子，这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希望你

学成之后归来报效国家，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到了那

里，即便只是清贫的学子，只要努力治学，他人绝不会

轻视你，反而会十分敬重你。”

父亲的这件事也教育我，要用心治学，学习不是为

了个人前程，首先要心中有国家。这是他亲口对我讲

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境十分艰苦，搬到了一处条件

很差的住处，一间只有一张小方桌、四把椅子的屋子，

光线也很昏暗。有学生为他装了一盏功率很小的日光

灯，光线很暗，他依旧在灯下画画、看书。他说：“我虽

身处艰苦的环境，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做人就要有

这样的胸怀。”

从偷偷学画到父亲添笔

生活周刊：海老从不强求子女学画。是什么机缘

让您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什么困惑

或困难？父亲是如何帮助您度过的？

刘蟾：我父亲其实很希望子女里有人能跟他学绘

画。他常常拿出大哥小时候的画作给我们看，就是想

鼓励我们。可大哥小时候就随父亲去了法国，他便把

目光放在我身上。我那时常陪在父亲身边，亲眼见他

始终勤勉读书、作画，我便想着也试一试。

我常听父亲和艺友们探讨艺术。说实话，看到学生

把习作拿给父亲指点时，我心里想着：我好像也能画

画。我就想试着画一画。趁他午休的时候，我偷偷拿小

纸画，那时候纸张很金贵，我不敢用大纸。一听见父亲

要起身了，我就赶紧收起来。我母亲笑着说：“你在怕什

么呢？你的画能和刘海粟一样吗？既然不能，那你怕什

么？身边有这么好的老师，不请教却把画藏起来干什

么？画坏了不过是一张纸而已。”我觉得母亲说得有道

理，可还是没胆量把画拿出来。

父亲其实早就知道我在画画。他午休起来，会悄

悄走到我身后看，不出声就离开。看了几次后，他忍不

住对我说：“你要画画，虽是女孩子，也要大胆大气，先

画大画，把胆量放开。”他从来不会手把手教我该怎么

画，而是让我把胆量放开，主要是培养气度，要养出浩

然之气，因为他的作品，用笔都有这样的气度。受康有

为先生的影响，他教我先写大字、练线条，从练字着手

学画画。

后来我胆子就大了一些，照着他的画练字。那时

候我半工半读，一周上班、一周念书，在厂里上中班，下

午两点多上班，晚上十点多下班回家。桌上留着松墨，

是父亲画画剩下的，摸起来还有点黏腻。我就照着他

画的牡丹临摹，画完之后觉得累了，就去睡觉了。第二

天我起得晚，起来后父亲特别激动地叫我：“你快来看，

你这幅画画得很好，我给你添了几笔。”他说画面气韵

十分自然。他改得很自然，还帮我题了字，我当时都愣

住了。他说这幅画有种烟雨朦胧的意境。父亲还教导

我，学画就要看最好的作品、学最好的技法，他办学校

也是秉持这样的理念，要对学生负责。

三段人生，三座山峰

生活周刊：如果把海老的艺术人生分为几个阶段，

您觉得哪些时间点是重要的？他的探索能给今日画坛

什么启示？

刘蟾：第一个阶段是赴欧洲考察学习，这不仅对他

的绘画技法、艺术研究有极大的帮助，也给了他很大的

精神鼓舞。他牢记蔡元培先生的教诲：你是中国人，你

代表的是中国人。所以他在卢浮宫刻苦临摹画作，始

终勤奋钻研。

他的临摹不只是单纯模仿，更是活学活用。比如

画静物时，一幅画原本是冷色调或暖色调，他会反过来

思考：如果调换色调会有怎样的效果？他常说，学习要

活学活用，不仅要学技法，更要思考如何灵活运用。

在欧洲的这段时间，他系统学习了法国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后印象派的艺术。他说不了解这些流派，就

没有艺术创新的根基。他十分勤奋，不断看展览、写笔

记，还完成了《欧游随笔》，里面记录了画家的趣事，十

分生动。

第二个阶段是他看到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深受震

撼。米开朗基罗为绘画作出了巨大牺牲。画到最后，他

腿上的颜料都黏在一起脱不下来，肩膀僵硬得无法弯曲，

却依旧坚持创作。父亲说，这种精神值得中国人学习，做

事情第一要有自信，第二要尽全力做好。即便在欧洲考

察学习，也要竭尽所能学到真本事，归来报效国家。

还有一个阶段，是父亲后来居家休养时。1958年

他不幸中风，半身不遂。他说身体瘫痪没关系，但精神

绝不能瘫痪，他一定要站起来继续创作，这份毅力十分

可贵。当时他身体一侧无法活动，便让母亲把收藏的

国画都挂起来，潜心研究。他说一定要重新站起来。

1994年，一代绘画大师刘海粟以近百岁之龄离世的时候，女儿刘蟾45岁。此后又过去了

32年。“父亲如果活到现在，正好130岁。”作为儿女中唯一继承艺术衣钵者，刘蟾仍时时记起父

亲的音容笑貌。她记得父亲看自己牡丹画得好，忍不住添上几笔；她记得半身不遂的父亲仍坚

持绘画，以示精神不能瘫痪的决心；她当然也记得父亲“艺术家心中要装着国家”的教诲。最

近，刘蟾接受了上海文化Talk的独家专访，深情回忆起父亲刘海粟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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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他在黄山前后住了半年，对黄山的情感极深，

一直牵挂着黄山。这几个阶段对他而言都至关重要，

后来他也多次登临黄山。

敢为天下先的破冰者

生活周刊：我们知道，海老不仅是一代绘画大师，

也是一代美术教育家。他开创的上海美专，在中国近

现代艺术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您怎么评判上海美

专的这种影响力？

刘蟾：我父亲曾说，上海美专有多个开创性之举：

第一个倡导外出写生，第一个启用人体模特，第一个实

行男女同校，还创办了美术专业杂志。这几个“第一”

意义重大。

父亲说，古人本就倡导师法自然，师法自然就是要

写生，待在屋里怎能知晓山河壮美、画好山水？不亲自

去看，是无法体会的。有人说人体模特不是他率先提

倡的，一些院校早有相关课程，但他是第一个将其纳入

正规教学体系，使其不必遮遮掩掩的。人体写生是绘

画打基础的正规途径，在意大利等地，人体是美、力量

与艺术的象征。所以关键不在于谁先提出，而在于他

敢于打破桎梏，将人体写生正规化，这才是最重要的。

生活周刊：海老的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

以中西融合为路径，构建“通才+专才”的现代美术教

育体系。在您看来，这个美育观点的重要影响体现在

哪里？

刘蟾：父亲说，油画和中国画的学习逻辑是相通

的。油画以块面、色彩为主，核心是笔触；中国画则以

线条为主，中国人用一根毛笔，就能通过线条表现山

石、树干的远近、层次，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才有了他的泼彩技法。父亲的国画与众不同，

在于有深度，因为他吃透了中西艺术，将二者自然融合，

把透视、墨色深浅的层次关系巧妙结合。绘画的本质是

相通的，他后来的泼彩大胆奔放，用藤黄、石绿等浓烈色

彩抒发内心的情感与热忱，这就是色彩的力量。

现在很多人一味讲传统，却忽视了根基。比如石

涛，本身就是勇于创新的画家，用一支笔抒发个性，主

张“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如果固守传统、不知变通，

就会陷入桎梏。古人的画作已臻巅峰，一味模仿只会

止步不前。

西方艺术传入东方后，带来了很大冲击，清末民初

的画家都在探索个人风格。我父亲主张尊重个性，办

教育时也一直践行这个理念。所以他办展览时，曾请

教德国老一辈艺术家。有老先生问：“你们中华文化底

蕴深厚，为何还要学西方艺术？”他回答：“艺术是相通

的，我们不能只守着老祖宗的成果，这一代人要为后代

留下精神与文化遗产。”他的格局十分宽广，不是局限

于个人的小天地。

AI时代，艺术还有温度吗？

生活周刊：现在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很多青年

开始借助AI来进行创作。您怎么看这一现象？海老

如在世，见此情形，他会怎么说？

刘蟾：真正的艺术家，是对景物有感而发、随心创

作；而AI绘画是设定程序后的制作，并非创作。创作

的过程中，情绪、笔墨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和AI生成

的作品完全不同。就像现在，我和你面对面交流，有真

实的情感，和机器人对话就没有温度。

所以必须亲身执笔创作，用AI做图案设计很便

捷，但用于艺术创作，会消磨内心的热情。

父亲喜欢写诗，就是因为大自然时刻变化，笔墨也

随之变化，是内心感受的真实表达。而AI只有固定模

式，没有情感。就像我看父亲的亲笔信，能感受到他的

模样；可若是打印稿，就只是一份冰冷的文件，没有任

何情感。

对艺术家而言，AI创作失去了艺术的核心意义。

即便输入自己的想法，AI生成的作品也无法完全表达

内心的情感。长期依赖AI，人的绘画水平也会下降，慢

慢不再亲手作画。

生活周刊：先生在《黄山谈艺录》中说，“艺术表现

应该像蚕吃桑叶，吐出来是丝”，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价值多元的当下，青年创作者应该如何从中深入理解

“关于艺术的孕育与积淀”？

刘蟾：现在的年轻人，是因为科技太发达了，什么

都能在电脑上找到。以前还要亲自拍照、写生，我去黄

山时，有很多学生拍照，但也有人坚持写生，二者的意

义完全不同。依赖电脑、科技完成的，不是创作，只是

制作。真正的艺术家，要有独特的个性，内心的情感自

然迸发，这样的作品才是佳作。如果为了商业化，什么

画受欢迎就画什么，就失去了艺术的意义。

父亲常说，中国人的笔墨功底，一笔就能看出来。

现在不用心练笔，还依赖AI，就更没有功底了。所以我

们还是要筹办展览、开展纪念活动，让大家回顾老一辈

艺术家的治学态度，从中汲取力量。父亲办展览，从不

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画作，而是为了和大众交流、普及艺

术。他很早就提出办展，希望艺术不是少数人的专属，

而是能普及所有人，让大家都拥有审美感知。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

生活周刊：围绕刘海粟先生诞辰130周年，还会有

哪些重要的纪念活动，作为家属，您是从哪些角度来决

定举行这些活动的？

刘蟾：除了刘海粟美术馆这次举行的“双峰并峙

——刘海粟与颜文樑现代美术教育大展”之外，江苏常

州也有相关活动，会展出约30幅作品。这些作品涵盖

了父亲在欧洲时期的艺术探索与研究成果。这个展览

结束后就会到江苏苏州展出。外滩也会有一场展览，

是收藏家出于对父亲的怀念，拿出藏品举办的纪念展，

供大家交流、研究。

生活周刊：您觉得您父亲对当代青年，还有哪些期许？

刘蟾：父亲把自己的画作和收藏都捐给了美术馆，

就是希望美术馆能研究、整理、展出，让国人尤其是青

年一代了解自己的文化。他在欧洲时，看到当地的老

师、家长带着很小的孩子看展览，从小培养孩子的审

美，这让他感触很深。这种社会美育至关重要。不是

把孩子的生活照顾好就够了，更要培养他们的思想与

文化底蕴，这才是高级的教育。他从不主张只给孩子

物质上的满足。现在的美育氛围很好，我看到有美术

馆推出了古代书法展等各类展览，就是要让中国的孩

子了解，我们的文化底蕴有多深厚。外国人都珍视我

们的文化瑰宝，我们更没有理由不传承、不尊重。

刘海粟之女刘蟾。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